
� � 2018年，是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重大
战略决策的开局之年，众多社会组织、公益人士也
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的研讨与实践之中。 其间，作
为艺术活化乡村的典型国际案例，日本“直岛模式”
在相关研讨会上被多次提及，希望成为中国乡村振
兴的可资借鉴的范本之一。 直岛是日本曾经的炼铜
企业生活区，随着产业衰落而走向没落。 日本前倍
乐生控股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福武总一郎运用艺术
慈善实践， 实现了破败乡村岛屿的社区复兴。 自
1989 年“直岛国际露营地”开始，30 年间实施了一
大批大师级艺术项目：倍乐生之屋、海景现代美术
展、家计划、地中美术馆……尤其举办“濑户内国际
艺术节”以来，更多艺术大师在岛屿上留下了可以
长久留存的建筑。 2015年， 直岛游客数达到了 49
万余人，游客的涌入和文化建设为直岛带来了新的
生机和活力，居民们对本土文化重拾信心，衰退的
直岛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和谐社区、艺术乐土。 今天，
让我们共同领略这一以艺术之名而实现重生的直
岛，希望能给读者一丝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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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岛模式：艺术活化乡村
� �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草间弥
生的波点巨型南瓜才知道了直
岛。 这个大肚子南瓜，有人看到
孤独，有人看到温暖。 尽管各自
感受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文艺青
年们千里迢迢奔赴而来，和“网
红”南瓜合影的热情。

这座人口不足 4000 人的小
岛，号称为日本“现代艺术的圣
地”。同时被《Traveler》选为“世界
上最值得旅游的七个文化名
胜”，而电台主播们则会说：这是
世界上最治愈的岛。

而仅仅十余年前，这里还只
是濑户内海的一座工业废岛。 由
于炼铜所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气
污染了岛上的土地和植被，居民
纷纷弃岛而去。 岛上人口越来越
少，连学校也都关闭了。 眼看着
小岛就此走向没落……

这样一个工业废岛，成功变
身为文艺与盈利并存的艺术岛，
是怎样做到的？

转变发生在 1987 年，娴静的
濑户内海被日本福武财团相中，
福武总一郎买下了直岛南部地
区进行开发。 起先是希望为当地
孩子们打造一片户外教学场所。

有了想法， 找谁来实施呢？
福武总一郎把目光瞄向了安藤
忠雄。 于是他把安藤忠雄请去了
居酒屋。 两人喝到兴起时，福武
总一郎跟安藤忠雄提到想为直

岛做点什么。 两位关西男人一拍
即合， 用福武总一郎的话说，叫
“波长一致”。

两年后“直岛国际露营场”
项目完成，这也成为了直岛第一
个文化项目。

姑且把这叫做“颓废直岛大
改造”吧，安藤忠雄又接连设计
了 地 中 美 术 馆 和 Benesse
House。 依然是清新脱尘的混凝
土风格。

此后这位“清水混凝土诗
人”又陆陆续续的迎来了大批知
名艺术家队友们： 草间弥生、西
泽立卫、杉本博司、Claude Mon－
et，James Turrell，Walter de Mari－
a……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

大批知名艺术家的加入和
创作，所带来的名人效应以及艺
术品集聚效应，让这座原本默默
无闻的小岛摇身一变成了“乌托
邦式艺术岛”。 直岛就此晋身为
濑户内海的群岛之首。 而让直岛

“活着” 的不止是这些建筑和艺
术品，还有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濑
户内国际艺术节。

濑户内海， 是位于日本本
州、四国和九州之间狭长的一条
海峡。 本着艺术无国界的精神，
从 2010 开始，福武总一郎对这里
的几个岛屿进行艺术开放，并举
办了三年一届的濑户内国际艺
术节，才重新将这片海域带入国

际视野。 直岛是其中最受欢迎的
岛屿，作品也最密集。

比起其他艺术节上那些用
完就拆的装置，濑户内艺术节留
下了更多可以长久留存的建筑。
这些迷人的建筑和装置，吸引着
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爱好者们亲
身前来探访。 悄然间，艺术成了
第一生产力。
“当代社会正淹没在物质和信

息当中，我想要制造一片远离城
市喧嚣的天地，在这里，人们可
以细品‘乐活’的意义。 ”福武总
一郎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从一开始，这场艺术活动就
不是为艺术相关人士。 为了“地
方上的人”来开展活动，这样的
说法更为贴切，濑户内艺术节深
谙“民意”对这场文艺复兴的重
要性。

走文艺路线的直岛如果没
有给岛上居民带来合理利益，那
这绝不是一个吸引人住下去的
好理由。 随之他转口说道：“让直
岛居民真正认同我们的做法，花
了大概 10 年。 ”第一届濑户内艺
术节只有 7 个岛参加，到第三届
时已有 12 个岛参加， 这是最明
显的改变，

随着游客增加，岛上也有人
逐渐做起生意。《直岛地区地图》
已经登载了 43 家餐厅与 51 家
民宿信息。 这个数目听起来似乎
还是很少，可是在 3 年前，岛上
餐厅与民宿总量还不到 40 家。

不少年轻的岛民选择重新
回到直岛定居，受到吸引而来的
年轻人在这儿变得常见。 咖啡
馆、酒店、民宿、餐馆也慢慢的冒
出来，直岛娴静的表面下有着朝
气蓬勃的样子。

除了建筑和艺术装置外，小
岛本身也有其独特的魅力。 木墙
和生锈的金属工厂给小岛增添
了一种自然的质感，给人一种神
秘的美感，那是只有在经历时间
洗礼后才显现出来的韵味。

四处走走，总会发现更多的

艺术品，比如人们用羊毛线制作
的有趣的剪影， 将其贴在墙上。
它们常常静静地藏在角落里，等
着你转身时给你一个惊喜。

而其中一些古民居年久失
修， 随着居民减少逐渐变成空
屋，当地政府也没有什么保护历
史建筑的条例与规范。 即便有心
去做一些保护工作，居民的第一
反应也是：“反正很危险，这种落
后于时代的东西就让它快点自
生自灭吧。 ”
“家·项目”就是在这段时间诞

生的想法。 艺术家来到直岛，把
那些废旧古民居改造成展示艺
术品的空间。 花一个月或半个月
在岛上创作， 就地取材创作，与
当地居民一起喝茶、共餐，在居
民协助下完成作品。

如今在直岛，“家·项目”共
有 7 处。 日本当代艺术家宫岛达
男改造完成了第一个“家·项目”
———角屋，它原本是两百多年前
的一幢老房子。

创作这些作品时，很多当地
居民还会前来帮忙。 艺术品不再
属于艺术家一个人，而早已融入
了岛民的日常生活中。

濑户内的岛屿众多、作品分
散，艺术节能够长期在广阔的地
域里坚持下去，与它所属的义工
组织分不开。 义工们被亲切的称
为“小虾队”， 来自包括本地居
民、 日本各地以及海外的参与
者。 大家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
有学生、 白领或是退休老人，无
论是一天、一个周末、一个星期
或是一个月，都可以参与。

“这是一个与金钱无关的世
界。 ”日本大地艺术节策展人，亦
是濑户内国际艺术节艺术总监的
北川富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
用艺术让贫瘠的土地焕发新的生
机。 直岛的艺术品集聚效应依然
在延续。 新的艺术家们———大竹
伸朗、藤本壮介、妹岛和世、三分
一博志已经在这里留下了新的建
筑与作品。 藤本壮介在直岛设计

了一座白色半透明的亭子。
建筑师三分一博志今年完

成的新项目“直岛居民礼堂”，外
观像一个有设计感的艺术空间，
其实这是直岛居民们集会活动
的场所。

设计者的耐心好得异常 ，
在建造之前， 三分一博志花了
两年半时间研究“岛上风的流
动”。 屋顶上暗藏心思的风口设
计， 让居民礼堂即便是夏季也
可以不开空调，保持足够通风。
如同艺术与大自然、 建筑物完
美结合案例。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艺术
是为了发扬生命而存在。 ”希望
见到老人家的笑容，为了创造出
可以好好生活的理想园地。 ”抱
着这样的想法用艺术去改造一
个荒岛， 本身就闪耀着人文情
怀。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意，才让
这场直岛的“文艺复兴”，不止是
艺术装置展示场地，更像是一个
艺术生态环境岛。

比起 1987 年，这个小岛已经
大不一样。 人口回迁，关闭的学
校又重新开放。 岛上的公共基础
设施上也在更加完善起来。

濑户内海的巴士和岛屿间渡
轮，班次都很少，但当地也并不打
算去改善交通现状。 虽然盈利也
很重要，但谁都不愿意打破人文，
艺术和自然在这里微妙平衡。

这个偏离陆地、需要乘船才
能到达的小岛，依然吸引着世界
各地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层的
文艺青年们。 大家都带着朝圣之
心不远千万里飘洋过海而来。

艺术品与自然景观共融。 而
直岛居民本身的生活状态，也可
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我们一直在探讨人与自然、
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艺术
和自然完全和谐的时候是什么
样？ 能做到文艺兼盈利，以艺术
之名重生的直岛就是一个激励
人心的答案。

（据《灵感日报》）（本版图片来源：《灵感日报》）


